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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们基于对自然尤其是土壤的认识和改造的实践，创造出多样的文化。借助文
献研究方法，探讨土壤与文化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多样化的土壤是多元文化的源泉：人们基于对土壤的认识形成诸多
文化典籍；对人－土壤关系的调整促成人类历史的巨大变革；土壤的利用或者分异诱致文化的产生、分异和变迁；再者，多
元文化塑造千差万别的土壤：不同文化更替与融合引起土壤形态、质和量的变化；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影响到土壤利用方式
的异质性；而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人们利用土壤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析文化与土壤
间的辩证关系，以先进文化引领土壤的健康利用，是新时期协调人类与土壤关系的必然要求。
关 键 词：土壤；文化；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64- 3945(2010)03- 0733- 05

Vol .41 ,No .3
Jun . , 2010

土 壤 通 报

Chinese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第 41卷第 3期
2010年 6月

“万物土中生”，土壤不仅提供了人们赖以生存的
自然资源，养育了人类，而且人类在利用、改造土壤的
过程中，又孕育出千姿百态的文化；同时，人类的生息

繁衍，兴盛与衰败，往往又与土壤的外在形态、内在的
变迁密不可分，某中意义上说文化又在不断地塑造着

土壤。世界由宇宙大爆炸形成，至今已有四十多亿年
的历史。漫长的冰期和间冰期的气候轮回，以及沧海
桑田的水陆易位，大陆板块的漂移与碰撞，生物由衰

亡与繁盛等多种要素的演化，都直接体现在土壤的形

成和演化过程中，从而形成形态万千、利用迥异的土
壤。我国历史源远流长，疆域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
样，土壤资源丰富、类型众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世界各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在对

土壤利用过程中留下烙印。探讨古今中外土壤与文化
间的辩证关系，为更好地理解土壤提供参考。

1 多样化的土壤孕育出多元文化
“文化”这一词汇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文德教

化”、“以文化人”之说见诸典籍。但对“文化”一词第一
次作出的解释是英国文化学家泰勒，他在 1871年出
版的《初民文化》一书中这样讲道:“文化乃是当代人为
社会一分子时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复杂的整体”。西班牙
《世界大百科全书》也对“文化”作过阐释:“文化就是某
一社会里，人们共有的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
有机整体，也就是先天遗传的人类财富的总和。”据徐
昌义对现有研究的归纳，文化就是人们后天创造的物

质活动领城和精神活动领城的总和，连续性和继承性

是它的最大特征。它是人们后天认识自然、挑战自然、
改造自然的知识的积累过程[1]。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基础。人们通过认识、改造、利用土壤，获取生命的
必要食物。从文化的定义里，我们不难发现土壤和文
化的内在联系。
1.1 不计其数的文化典籍源自于人们土壤的认识
世界各国自古以来都把土壤视为极为重要的物

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并被热情讴歌。如古斯
拉夫人视土壤为哺育儿女的母亲，古罗马的许多诗歌

把土壤比作圣洁的“女神”，中国先秦古书《周礼》中把
土壤形容为“万物自生焉”等等，肯定了耕地繁衍万物
的功能。同时，土壤成为文化的源泉，人们基于对土壤
的认识，不断总结，探索，升华，逐步凝练为文化典籍，

以致形成古代至近代文化体系的内核———农耕文化，
并继续得以丰富和延续。如公元前 8世纪至 7世纪，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撰写了《田功农时》和
《神谱》两本书，论述了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加图（cato公元前 234 年 ~ 前 149 年）根据对不同土
壤上作物生长的认识，形成了《论农业》专著，建议人
们根据不同土壤种植不同作物。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Virgil，公元前 70年 ~ 前 19年）在《田园诗》中对熟悉
的作物的土宜论述尤为详尽。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
业国，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土壤耕

垦活动。至战国以后，封建帝王为了征收赋税和开发
九州土地，开展了土壤的分类和评价工作，随之涌现

了一大批与土壤密切相关的文化典籍，较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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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礼》、《禹贡》、《管子》等。其中《禹贡》根据土壤的
颜色和质地，将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涂泥、青
黎、黄壤、白坟、垆、埴等九种，每种土类都作了肥力评
价。《周礼·地官司徒》根据地形、地势，在九大土类的
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五个类型区，即山林、川泽、丘
陵、坟衍和原阴等。《管子·地员篇》根据土壤性质，并
密切结合地形、水分、植被等自然条件，将土壤按照肥
瘦程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十八类共九十种土壤。而元
代的《王祯农书》对土壤的认识则更进一步。它在进行
土壤分类时，不仅考虑了土壤的肥力、水文、地形状
况，进行土壤类型的划分；同时也对人改造土壤活动

的因素加以考量，形成了区田（旱地挖区而种，能提高

保水保肥能力）、圃田（专供蔬菜和果树的田）、围田
（在低洼地、沼泽地、陂塘、湖泊、河道旁边滩地等，用
挑土筑堤岸的办法，将地围起来开辟为农田）等田的

分类。这些文献对人们合理利用土壤，获取生活品在
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2 土壤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土壤作为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对于统治者的意

义等同于江山社稷，而官宦平民占有、使用、支配土壤
的多寡在历史上被作为评判一个人身份贵贱的准绳。
其中，社稷坛是最能体现土壤之于统治者意义的历史

遗迹，在农业社会是封建政权的象征。北京中山公园
中明代所建的社稷坛最上层 15.8米见方、铺垫着五种
颜色的土壤：东方为青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白色、
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它大体上符合我国土壤分
布的概况，东方多潜育性土呈青色，南方富铁铝土壤

呈红色，西北干旱土、盐碱土呈白色，中原腹地为黄土
高原雏形土呈黄色。社稷是“太社”和“太稷”的合称，
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两者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

根基。社稷坛的设立，不仅是对孕育万物的土壤的膜
拜，也是对封建统治稳固、国家繁荣昌盛的祈祝。
而且，缘起于土壤，并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

关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对人
与土壤关系的调整在古今中外均被作为调整社会内

部各利益主体关系的工具，往往促成巨大的社会变

革。英国以“羊吃人”为特征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很多
农民的土地，使其伦为廉价劳动力，从而促成了工业

的快速发展，使英国由农业社会过渡到一个工业社

会。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
土地革命，剥夺了地主阶层的土地，使人人有田种，解

放了生产力，为中国革命营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奠

定了基础。我国 1970年代末期由土地公有合作经营

为主的土地使用制度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

主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演进，使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

高，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受“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一度受挫的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1.3 土壤的利用或者分异诱致文化的产生、分异和变迁
1.3.1 人们在利用土壤过程中形成特色文化 这里
仅举几例以证之。如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产无法满
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年代，民众取材于土壤的利用实

践，借用不同的文化形式表达自身的愿望。如兰州地
区的皋兰、永登等地都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地区，气候
较为恶劣，一年四季干旱缺水、风沙大，夏季酷热难
耐，干燥少雨,加上土地瘠薄，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水分
和阳光经常得不到满足，因此，民众利用传统的“鼓
舞”来表达自身的渴望丰收,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从
而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民俗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甚至
有学者在考证帝尧时代的《击壤歌》后指出，在没有乐
器出现的时候，大地被当作了可以发声的乐器，在生

产劳动中一边击地，一边唱歌。说明了乐器的缘起与
人类的生产劳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再如晋、陕、宁
南和豫西等地的人们利用面积广大、覆盖深厚的黄土
的质地均一、层理不显、富含钙质而胶结性强等特性，
在其中挖掘居室，创造了极具地域特色民居形式———
窑洞，展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因此可以说，民俗源于
土壤，而文化孕育于土壤。
1.3.2 土壤在空间上的差异引起文化上的分异 土
壤是由气候、生物、母质、地形和成土年龄综合作用的
产物。各种因素的作用强度不一，产生不同土壤类型
的空间分异。不同的土壤类型和土壤多寡，往往影响
着人们的利用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如我国东北地
区受“白山黑水，高山密林，广袤大野，丰富的自然资
源”的深刻影响，其风土人情异于其他区域。东北人民
将对富饶的黑土地上的春雨夏露、秋霜冬雪的感悟，
融会到庆安版画创作中，体现在二人转的情节里，以

及“喝了少了他不干”的以豪爽、粗犷、朴实为特征的
东北人秉性。再如巴蜀文化也深受自然环境尤其是土
壤质量、分布状况的影响。如魏崴的研究发现，巴地多
为丘陵山区，峡土瘠薄，恶劣的环境使巴人在与自然的

斗争中养成了顽强、劲勇、率直的天性，但拥有丰富的
水源和山林，则为渔猎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了基础。川西
平原沃野千里，水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土壤

农作条件造就了蜀人性慢、聪睿而善辩的性格，也为早
蜀时期农耕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2]。再有，江西
的文化根植于红壤，而作为一种黏性的贫瘠土壤，土

壤黏性决定了江西人个性中有保守性，安土重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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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狭小；同时，土壤的贫瘠又决定了江西人精耕细作

的技能比较好，在一块小小的土壤里能够踏踏实实地

经营，景德镇瓷器就是典例。
1.3.3 土壤的重要性使人们形成安土重迁、择土而居
的传统 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时代，人类往往选择那些

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居住。对中国而言，早在炎
帝时期，乡民就被教化“择土而居”。时至今日，安土重
迁仍然是人们的传统。人们所以“择土而居”，除了获
得安全庇护所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取足够多的

用以维持生存的可垦土地。如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
人类离开洞穴选择丘陵或山坡台地作为生息场所，除

了方便饮水和捕捞，又远离水患，很重要的是附近有

土地可以开垦，发展原始农业。
1.3.4 土壤条件的变化促进文化形态转型 如黄春
长在研究渭河流域资源退化与人地关系演变时发现，

3100年前，受气候干旱化、土壤资源退化等影响，河水
断流、沙尘暴频繁发生、严重饥荒、社会动荡，渭河上
游的猃狁(或者犬戎、北狄)游牧民族民不聊生而南侵，
使先周人从泾河中游黄土高原腹地向南迁移到关中

盆地西部的周原（“古公迁岐”）,而在农牧交错带造成
旱作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由游牧取而代之，游牧文化取

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现象。
可以看出，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土壤条件

（耕垦条件）对人类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
有相当的制约和影响，而这些影响都潜移默化地作用

于各地人的精神和气质，以至于民俗或者文化。

2 多元文化塑造千差万别的土壤
之前，我们说土壤孕育文化，反过来，不同文化则

左右人们干扰土壤的种种方式，进而又会影响到土壤

的形态和质量的演化速度和方向，从而塑造土壤。这
里分别从文化的纵向和横向分异等多个方面来分析

其对土壤的影响。
2.1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变迁和融合引起的土壤变化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的游牧文

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而游牧文化、
游耕文化和农耕文化并非相互割裂。北方草原上以
“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为特征的游
牧文化，又始终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有着内在的

联系和趋附。二者的趋附不仅体现在西北游牧区的绿
洲农牧文化上，也体现在茫茫草原上点缀的片片耕地

中。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里，星罗
棋布着西域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天山两侧的绿
洲农牧文化，是借助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对中国古

代农耕文化的汲取和交融而逐步形成。有史书记载，
元代一些游牧地区, 来自中原的人往往在水源充足的
草原开辟小片耕地，“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
有蔬浦”。同时，元政府也在漠北、漠南有计划地开辟
屯田，因而，在莽莽草原上，某些地区出现了“入夏始
种粟黍”，“俗亦伺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力赡”的情
况[4]。游牧文化与农牧文化间的变迁和融合，往往会带
来生态系统的人为改变。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如荒漠
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由人工生态系统———农业生
态系统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植被由自然杂草或者
灌丛等改变为农作物，人们对土壤影响由所养牧群的

取食践踏等间接的影响，转变为直接的平整、翻耕、灌
溉等，改变了成土因素中的地形、水文、植被、人为因
素等，加速了土壤的熟化过程，使土壤的剖面构型由

（ABC）转变为(APBC)，物质的人工输入输出变化使土
壤的质量发生改变。相反，人们退耕还牧也是弱化人
为干扰，生态系统由人工系统恢复到半人工半自然乃

至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
2.2 区域文化差异性影响到土壤利用方式的异质性
文化以“Cultura”最早出现在拉丁文中，意指耕作、

培养、教育、发展和尊重，说明当时人们把耕耘土壤过
程中形成智慧看作文化。人们对文化的内涵众说纷
纭，如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即人的思维方式、价值体
系、行为准则；美国丹尼尔·贝尔则认为“文化本身是
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

境的一种努力。”总体上，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为其生存和发展而认识和改变

自然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5]。文化
既是人类创造的，同时又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行为。
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自我表达方
式等，无一不渗透着文化的影响，或者其本身就是文

化的组成[6]。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文化，其在历史上的
延续和地域上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诸

如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
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形形色色的地
域文化通过作用于经济活动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模式等，对区域土壤从认识到利用乃至保护都产生重

要的影响。如张佩芳等撰文研究了滇南山区多元民族
文化下的土地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指出立

体性地貌气候特征下的滇南多元民族文化地区，由于

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构成了资源利用及保护的多样性[7]。再如湖湘文化，以
“后有重山，前有大泽”的地貌特征是其形成的基础。
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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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加之受
大规模移民的影响，湖南渐次形成了独特的朴实勤

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的乡俗民气。这种乡
俗民气渗透到近代湖南人的一般社会心理意识中，衍

化为一种湖南人所独具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
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正是这种秉性使当地人民克
服环境的限制，加大对土壤的垦殖耕种，把湖南变成

了全国的粮仓。当然人们克服自然条件限制耕垦土地
追求丰衣足食的过程，也是强化对土壤扰动的过程。
如对洞庭湖区的开发，使土壤的渍水状况发生改变，

成土过程由沼泽化向以水耕熟化为主要成土过程的

水稻土转化；土壤氧化还原特性由还原为主向氧化－
还原交替转变；土壤中好氧微生物增多；地表覆盖由

芦苇、蒲草向水稻转变。
2.3 宗教文化左右土壤的保护与破坏
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人

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构

成文化的重要内容。各种传统宗教都具有完备的伦理
观，如宣扬善恶报应的伦理法则，重视清规戒律的约束

作用，追求寡欲无为的人生境界，强调超凡脱俗的机会

均等。这种伦理道德的神圣性对于信徒就具有了很强
的约束自律作用，对其他社会成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因此，宗教观念几乎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原则[8]，在人

类利用土壤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在印度，
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印度教吠陀典籍中，土地被看作

地母神、大地母亲和世界的营养之源，是无边无际宇
宙生命的载体；同时宗教思想规定了宇宙力量间的关

系，生产活动并未被视为一种人类活动，而是一种至

高无上的和谐过程。并不是人的努力，而是认同土地
演变进程的宇宙力量的和谐共处使土地肥沃多产。这
使印度人在避免土地的侵蚀和沙漠化方面缺乏积极

性；同时由于不注重对土壤的培肥，也容易导致土壤

的贫瘠化。再如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布里亚特人信仰佛
教或者萨满教。萨满教信徒有大地母亲爱图根（Etu-
gen）崇拜，相信人、树木、动物等受到爱图根的保护。土
壤是女神的身躯，人们严格遵循许多传统禁忌，如不

能割草或不能用锋利的工具挖土，以免冒犯或者伤害

女神。时至今日，一些地区如扎贝加尔地区已经忘记
爱图根崇拜，但仍然遵守禁止挖坑、割草等禁忌。佛教
保留了萨满教的古老仪式（埃赞仪式），在仪式上人们

必须为伤害了土壤、树木、水和石头中的神灵而忏悔。
布里亚特人的信仰使当地的土壤得以很好保护。后来
的苏维埃时期，因为人们土地崇拜的废弃，大面积草原

被开垦，牧场土壤从此遭受风和水的侵蚀，性质恶化。

3 健康土壤和先进文化和谐统一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包括水、空气、生物多样性、

臭氧层、气候变化、转基因修饰体等焦点性问题，但那
些无论是对普遍的生命还是对更为特殊的自然平衡

而言都是最基本的事物却继续为我们所忽视。土壤就
是其中的一例。今天，全世界都已经出现土壤恶化现
象。土壤恶化所导致的土地资源稀缺和土壤不可再生
或再生性降低，引发了人们对个体与个体、社会与社
会间矛盾冲突的担忧。虽然美国布鲁斯.R.詹姆斯在考
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玛亚文化后，认为长久延续的

古老文明所需的生态平衡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允许

人类有意识地扰乱土壤－水－植物系统，来应对环境
挑战。但方式本身具有的不可知或者不可控的方面以
怎样的方式导致了人口的衰落[8]。这昭示着我们必须促
进先进文化的发展，为使土壤重新获得其作为人类自

然文化遗产之一的地位得到智力支持，也为更深入地

理解人类尤其是文化与土壤的互动关系提供服务。
那么何谓“先进文化”？徐长安认为：先进文化是

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代

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文

化[9]。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它诞生于传统文化的母胎，并通过对本土文化与异域

文化等多元文化有益成分的采撷、萃取、吸收、深化和
拓广不断发展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本位
的道德意识，它通过建立伦理道德秩序来维持和调整

社会秩序。其中，思维方式上追求人与社会的同一、个
体与集体的融合，行为方式上强调中和、节制、内敛，
从而使文化与经济、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和谐共存[10]。
传统文化众对人与自然间的伦理观对当前人类活动

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务必认识到传统文化是
先进文化发展之“根”，源头之“水”，辩证地甄别有益
的元素，不断丰富、发展现代文化，并在开发、利用和
保护土壤的过程中加以应用。
很多学者把土壤质量和土壤健康看成是相同的

术语。根据美国学者 Doran和 Parkin（1994）给土壤健
康定义：土壤在生态系统边界内行使维持生物生产

力、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植物和动物健康机能的能
力。澳大利亚学者 Pankhurst等（1995）也采纳了这一定
义, 并且指出土壤质量－土壤健康的定义应包括三个
部分：持续的生物生产力、植物和动物健康水平的提
高、环境质量的维持[11]。土壤质量和土壤健康决定着我
国未来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我国未来的环境质量，

同时也会深刻地影响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健康[12]。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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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土壤利用和保护的重点在于保护土壤的质量。土
壤的质量内容丰富，包括自然、经济、生态等各个方
面。首先，以土壤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尊重、善待和适
应土壤和土壤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

的土壤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壤。其
次，应加强人类的自我约束，遵循土壤固有的规律去

开发、利用和改造它，造福人类，真正做到“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维持土壤生态系统的平衡；
再次，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土壤生态保护的关系，既

要重视发挥其物质生产、经济产出的功能，更应注意
其气候调节、环境缓冲、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种生态
功能，确保土壤肌体健康；最后，要将土壤质量保护由

关注土壤本身，转向既关心土壤健康，又注重对以土

壤为载体的区域特色文化的保护纳入到保护范畴之

内，使之世代传承，泽被后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
类与土壤的和谐，实现土壤的健康和持续利用。

4 结语
土壤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循

环的基础之一。保护土壤即是保存我们自己的生命。
美国学者 King所著的《五千年的奇迹》书中写道，“中
国最伟大的奇迹是它的土地耕种了五千年而没有被

破坏，这是中国祖先们为后代子孙留下的最宝贵的遗

产，当前问题的是，能否再完好地传给子孙后代五千

年？”这对于当代中国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让先进文

化引领土壤的利用与保护，将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一最

宝贵遗产世代传承下去，是当代人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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